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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即将到来的世运会，三位选手
目标清晰。黄悦祺希望“发挥出应有水平
争取进入前8名”，何雨瞳瞄准“全球前
10，再会会世锦赛的外国老对手”，李甜
星则计划“先飞好资格赛，争取进16强”。

教练团队介绍，无人机竞速不仅比
操作，也考验选手对设备的掌握和战术
制定能力，“像赛车手既要会开，也要懂
车”。

谈及备战优势，教练团队指出：“从
7月22日起，我们就按世运会提前公
布的赛道线路训练，队员对线路已非常
熟悉。加上他们参加过不少国内外大
赛，经验足、状态稳，这是很大的底气。”
广东在该项目的领先优势，也为队员提
供了支撑。“本地学生参与人数、俱乐部
数量居全国前列，产业和教育资源配套
完善，这为青少年成长创造了好环境。”

夕阳西下时，训练场上的嗡鸣声渐
渐平息。黄悦祺在给无人机充电，何雨
瞳在整理飞行数据，李甜星则跟着教练
复盘当天的动作。晚霞给障碍门镀上
金边，也给三个年轻的身影描上暖色
——一个月后的成都赛场，这些在阳光
下奔跑、在草场上调试、在学业与热爱
间平衡的少年，将用最青春的姿态，与
世界竞速。

放弃百万新台币年
薪，台湾女孩勇敢“湾漂”

Jolin从小在台湾的羽毛球专业队
训练，就读于专业体校，一度拿过台湾
“大专杯”女单和女双比赛冠军。但当
她读到高中，妈妈为了女儿能有一份在
单位“盖章”的安稳工作，便让Jolin退
出体校，转读商业经济类会计，并按部
就班地在大学念了工业工程管理专业。

毕业后，Jolin顺利地踏入金融行
业。工作顺风顺水，26岁时，Jolin的
年薪已破百万新台币。“电视台还给我
做过一期专访，请我介绍怎么拿下
150万美元的大订单。”她曾经以为，
这种在台湾当“金融丽人”的安稳日
子，就是一辈子了。

一次毫不特别的广州商务出差，
让她走进了人生的“变车道”，她的判
断是：在这个一线城市，她的发展空间
更大，能赚到更多的钱。2021年，33
岁的Jolin开始“湾漂”——入职大湾
区城市广州的一家保险公司。

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女孩，背井
离乡独自来大陆打拼，旁人觉得很具
挑战，Jolin却不这么觉得：“我是妈妈
独力带大的，一向很独立，我做自己想
做的事情，为自己的人生作选择。”

“台中像广州，台北像深圳，气候、
饮食习惯都很相似，大湾区就像我第
二个家。”Jolin很喜欢大陆，但事实证
明，考验刚刚开始。

从金融精英到“垫资
入组”

2021年，全球疫情汹涌。6月入
职，10月“下岗”，“金融卷王”Jolin没
想到，自己失去了工作。

没了收入，还要租房、吃喝，Jolin
感到迷茫，但是她始终没想过回台湾，
“台湾的亲朋好友都为我开了欢送会，
他们认为我很强，在大陆会很顺利，我
没脸就这样回去。即便是没有了工
作，朋友们也支持我在广州再试试，来
都来了，这家不行就换一家做好了。”
要强的她开始在广州一边休整、一边
寻找着新的工作机会。

进入羽毛球行业，是机缘巧合，但
更是冥冥中的注定。“一开始我想做自
媒体，还跑到重庆一个网红孵化基地
学习，开了一个台湾女生讲房地产的
自媒体账号，结果账号没能赚到钱。
为了排解心情，我捡起了从小的运动
爱好——去羽毛球馆挥洒汗水，没想
到事业在那里等着我。”

2021年12月，她在球馆结识了
来自湛江、同样在广州打拼的羽毛球
教练杨海文，“他知道我球打得好，又
需要收入，就开始推荐学生给我教。”
Jolin成为一位驻场教练，而1994年
生的杨海文，成为她全新事业生活中
最重要的伙伴。

驻场打了几个月球，Jolin的“野
心”又冒出来了：“不想一直为别人打
工，收入不高，我得自己当老板。”她发
现，大陆有很多像杨海文一样认真又
有水平的教练，但沟通能力不足、生源
不易找。她萌生出帮助这些人的念
头，“创办一个管理、招生平台，帮羽毛
球教练统一招揽学生、安排课时，让他
们能专心上课。除了大陆教练，我还
有很多台湾羽球学弟学妹，大陆收入
高、竞争小，如果能把台湾优秀的羽球
教练引荐来大陆，也很有‘钱’景。”

说干就干。Jolin和杨教练合伙创
办羽毛球训练线上平台——OWO亚柏
体育。“OWO”这个名字，是Jolin起的。
意思是“One Win One，今天的我赢过
昨天的我。”“中国体育文化圈第一家汇集
两岸教练资源的线上共享培训平台，能不
能是我们？”这是Jolin的“小目标”。

要干就全力以赴。金融精英是
“996”，自己创业就是“7×24”，醒着
就在工作。工作时间超长还不是最难
的，钱才是。“招教练、租场地、做推广、
投技术……创业项目前期发展全是净
投入”，Jolin就一边接金融工作单、全
国飞上课挣钱，一边用金融收入来养羽
球事业，“上课间隙还要帮教练排课”。

顶着疫情创业，在Jolin的广东朋
友眼里，简直是“胆生毛”（粤语：胆大

包天）。2022年10月，以为疫情进入
平缓期的Jolin在广州番禺投资开了一
家球馆，结果直接撞上番禺全区封控，前
期投入的50万元血本无归。“大哭一场，
但其实我心里还是明白的：投资一定有
风险，自己有人脉积累，手上有学员，就
有底气，大不了就从头再来！”

屡败屡战，Jolin归根结底是因为
两个字——“热爱”。“我们打羽毛球
的，什么时候怕过输！虽然职业生涯
被中断了，但我打心底里喜欢羽毛球，
我想看着这一行成长起来，也想看看
自己的能耐究竟去到哪里。”

目前，OWO在台湾、深圳、广州都
设有羽毛球培训点。台湾团队有10
位教练，广州有三位，深圳有五位。学
员从5岁-50岁都有，80后、90后最
多。但Jolin觉得业务还未能达到她
的理想状态，她想把“OWO”做成一个
食、衣、住、行、育、乐一体的线上共享
平台。“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觉
得自己已经实现了1/3的人生理想，
剩下的2/3正在来的路上。”

“嫁给人民币”更要
享受人生

“奋斗的人怎么会不孤单”，是Jo-
lin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今年36岁
的Jolin还是“单身贵族”。提及婚姻，
Jolin笑称自己就想嫁给人民币。

虽然暂时还没遇见另一半，但Jo-
lin的朋友却很多。她喜欢以球会友，
在打羽毛球过程中结交了大陆各行
各业的朋友。比如一位律师朋友，平
时工作再忙碌也会抽空帮Jolin看商
务合同。比如广州闺蜜，有空就会相
约去瑰丽酒店喝下午茶，“我们两个
摩羯座，可以一个下午不说几句话，
但就是很开心”。压力大的时候，
Jolin 还会在半夜打电话跟朋友们
哭诉，“台湾的、大陆的，他们真的很
好，给我不求回报的拥抱和扶持”。

拼命赚钱是Jolin的人生大事，享
受生活同样是。刚来广州第一年的生
日，她去豪华星级酒店办了一张会员
卡，“即便就住在广州，我还是喜欢去
酒店里‘换换频道’”。她喜欢广东的
美食，陶陶居的凤爪、春水堂的大油
条、顺德的鱼生、深圳金道园砂锅粥
……一星期起码要光顾两三次早茶，
“我，一个羽毛球教练，体重一度飙升
到60公斤，真是烦恼！”

Jolin 就是这样的女孩，热气腾
腾。她毫不避讳自己的物欲和对成功的
向往，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像一个
战士，也许前路灿烂，也许迷雾重重，也
许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但她意志强大，
脚步轻盈，总是站在人生球场的聚光灯
下，时刻准备完成一记漂亮的“扣杀”。

广州二中飞出“空中F1”选手

三位逐风少年
冲刺成都世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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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广州街头，台湾女孩蔡腾潆Jolin圆圆的脸型、弯弯的
眼睛，似乎构成了一层温柔“保护色”。但她却说：“我们三人搭
档，两男一女，如果有分歧，他们都是说‘那听Jolin的好了’。”

台北出生，金融女精英；垫钱创业，广深为家，羽毛球“师
姐”……Jolin不觉得自己有AB面，但她坚持：人生嘛，跟她挚
爱的羽毛球比赛一样，就需要时不时来一记漂亮的“扣杀”。

七月午后的阳光，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省船艇训练中心的草坪晒得温热。三十多个彩色
障碍门像散落的积木立在草地上，突然，一阵尖锐的嗡鸣划破空气——三架无人机以每秒超30米的
速度蹿出，擦着红色障碍门的顶杆飞掠而过，带起的草屑在空中打了个旋。黄悦祺戴着FPV眼镜，指
尖在遥控器上轻巧一拧，无人机瞬间完成180度转向，钻进下一个蓝色拱门。

不远处，何雨瞳的无人机正稳稳掠过离地30厘米的“重力门”，她微微前倾的身体随着飞行器的
轨迹小幅摆动，遥控器屏幕反射着天空的流云。场地另一侧，初一学生李甜星正小跑着捡回坠落在草
坡上的无人机，阳光下，她晒得黝黑的脸颊渗着汗珠，却顾不上擦，先检查螺旋桨是否完好。

这三位来自广州市第二中学的少年，将在一个月后代表中国站上成都世界运动会的无人机竞速
赛道。通过2024年世界杯与世锦赛的积分排名，他们从全国选手中脱颖而出，成为代表中国的年轻
力量。此刻，训练场上此起彼伏的嗡鸣声里，藏着青春与速度的碰撞，更藏着少年们对梦想的执着。

在无人机竞速这个新兴项目里，广
东省的青少年选手一直占据全国前
列。而三位“国手”同出广州市第二中
学，既有偶然，更有必然。

“根据比赛规定，此次世运会无人
机项目参赛资格是根据国际航空联合
会（FAI）编制的排名榜单确定，该排名
榜单取决于2024年世界无人机竞速锦
标赛和2024年无人机竞速世界杯的成
绩。每个国家/地区每个性别的参赛运
动员不得超过一名。黄悦祺和何雨曈
分别是国内男子积分第一名和女子积
分第一名，李甜星则是女子积分第二
名。”教练在场地边调试设备，目光追随
着空中的无人机说道。“中国作为东道
主有外卡名额，刚好让这三个孩子凑到

了一起。”
黄悦祺的“飞天路”始于小学六年

级。七年前，他偶然参加了广州科翔俱
乐部进校园的兴趣班，从此与无人机竞
速结缘。“这项运动用的竞速无人机没
有飞行辅助系统，全靠手动操作，刚开
始戴FPV眼镜时确实很难适应。”他笑
着说，那时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在楼下用
塑料凳摆简易赛道练习，“就是靠多飞
多练慢慢摸索”。刚结束高考的他，录
取通知书上“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
行器制造工程专业”的字样，像是给七
年的热爱写了份答卷。

高三学生何雨瞳则是在小学班主
任的推荐下接触这项运动的。“老师
说当时玩无人机的女生很少，可能有

优势，而且这项运动未来发展潜力
大。”从初一开始，她就坚持训练，甚
至牺牲了所有长假，“放假不是在集
训，就是自己在场地训练”。如今，她
计划从军，希望将无人机技术运用到
国防事业中。

13岁的李甜星是队伍里最年轻的
一员，学无人机已有六年。“一开始觉得
这是男孩子玩的，更喜欢小提琴。”她坦
言，父亲李晓谷高中时是无线电测向特
长生，坚持让她尝试，“爸爸说无人机能
培养专注力，还能避免沉迷电子产
品”。从一年级下学期玩小型无人机，
到六年级下学期正式操控五寸竞速机，
她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五年级之后
才真正产生感情，越来越喜欢”。

每天上午8时到11时、下午3时到
6时，是三人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在
高温暴晒的场地上，无人机高速飞行带
来的嗡鸣此起彼伏。

“很多人觉得我们就是坐着动动手
指，其实完全不是。”何雨瞳摘下眼镜，
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飞机时速很
快，穿过障碍门时，脑子要在瞬间反应，
还要预判惯性，特别费精力。而且一旦
失误，就得跑着捡飞机，体能消耗也很
大。”从初一开始，她就习惯了这种高强
度训练，对于晒黑也毫不在意，“我从小

就黑，接触这项运动后就没白过，无所
谓的”。

黄悦祺去年参加了五场国际性比
赛，这段经历让他收获颇丰。“国外的赛制
和规则都不一样，还得用英语跟技术人员
沟通，算是把学校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
现在训练用的赛道是按世运会标准1:1
复刻的，这让他很珍惜，“国家能提供这么
好的训练条件，特别难得”。

李甜星对去年暑假的世界杯经历
印象深刻：“当时我初学三寸机，才练习
两天就要跟国外选手的五寸机比赛，两

者速度差很多，而且规则要求两分钟内
飞完两圈才能飞第三圈，完成三圈才能
算比赛成绩，我在前九场资格赛都没完
成两分钟内飞完两圈的规定，但是每次
资格赛我都在一秒一秒地进步，直到在
第十轮资格赛才突破，才有完整比赛成
绩。当时全场运动员包括裁判员都为
我欢呼鼓掌。”那次之后，她下定决心换
五寸机，“不然真的会被‘虐惨’”。现在
训练时，她总爱偷偷观察学长学姐的飞
行记录，“他们过弯道贴杆更紧，操作更
细腻，我得多学学”。

如何平衡训练与学业，是三位学生
必须面对的课题。

何雨瞳的生活被训练和学习填
满。作为半职业无人机运动员，她原本
的规划是“高一、高二完成技术、职业和
成绩上的突破，高三全力备考”，但一些
重要比赛恰好排在了高三上学期，只能
调整节奏：“打算高三下学期全力冲刺
高考，再花半年时间完成剩余的比赛。”

平衡两者的秘诀，在于精准分配时
间：“如果外出集训或比赛，会在晚上空
闲时间学习；平时在学校，就周末抽半

天训练，剩下的时间学习。”
家人与师长的支持是她坚持的底

气：“父母从初中开始，每周末都开车送
我去很远的地方训练——广州市区场
地不大；教练自己平时有工作，每个周
末还是会抽出半天时间陪我训练、指导
我；学校的老师也很支持，在学习上给
了我很大帮助。”

黄悦祺在高三按下了训练“暂停
键”。“全年没碰无人机，把模型书全收
进了箱子。”但高一高二时，学校后山的
飞行场是他的乐园，“学校后山有专门

的飞行场地，每天放学后会去练一小时
左右。”作为学校航模协会无人机队队
长，他说二中的航模氛围很浓厚，“学校
给我们的支持很到位”。

李甜星的时间像被“劈成了两
半”，“需要兼顾学习和训练”。她的书
包里，无人机电池和数学练习册并排
躺着，“想中考考进二中本部，就得两
边都抓紧”。学校初一组建的航模队
让她有了伙伴，“大家一起调参数、捡
飞机，累了就躺在草地上聊中考，感觉
没那么苦了”。

机缘巧合：同校三杰的“飞天路”

训练日常：不只是“动动手指”的较量

双线并行：在课本与遥控器间找平衡

冲刺成都：带着期待与积累出征

“羽球学姐”Jolin：
人生需要漂亮“扣杀”

“羽球学姐”Jolin

中国无人机竞速国家队的三位队员合照：黄悦祺、李甜星、何雨瞳（从左到右）


